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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复调” 

施云波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摘  要]前苏联学者巴赫金的“复调”是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关注的话题之一。英国当代著名女

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正好契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叙述声音的多重

性、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入手，揭示该小说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进而发掘其丰富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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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又名“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前苏联

学者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托斯妥耶夫斯基小

说的诗学特征。陀氏的作品中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

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充

分的价值，他们不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展开，也不

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是平等的各抒己

见的主体，以区别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在作者

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巴赫

金，1998:29）复调小说具有对话性，主人公之间、

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开放性

的结构不仅为叙事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激活了读者参与

故事建构的积极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思维。 
我们认为复调小说理论对于研究多丽丝•莱辛

的《金色笔记》具有独特意义。《金色笔记》是英国

当代优秀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莱辛正

是凭借作品中“以史诗般的女性经历，以怀疑、热

情与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而折桂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

中，创作了多种类型和体裁的作品，《金色笔记》依

然以其新颖的主题和独特的结构吸引着文学批评界

的目光。学界对《金色笔记》的解读多从女性主义、

生态主义和心理分析等角度（施云波，2011:80-82）。

本文试图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为基础，对该作

品进行多维度考察，从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多重叙

述视角的转换揭示该小说所具有的复调特征，以及

莱辛如何在一个分裂的世界获得自身的完整。 

一、叙述声音的多重性 

叙述声音的多重性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理论基

础,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是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

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他考察了陀

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如“地下室人”、卡拉

马佐夫兄弟、梅思金公爵等，认为他们并不受作者

思想的支配，他们的个性和意识处于对话的状态之

中（巴赫金，2009:83）。巴赫金说，“一切都是手段，

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1998:344）”。对话又分为

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微型对话从形式上表现为双

声语，即两种声音处于内在的对话状态，但还没有

分裂表现出来，从内容上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独白中

各种意识间的对话,它往往表现为暗辩体、带辩论色

彩的自由体、隐蔽的对话体，是复调小说的主要艺

术手段（白春仁,1998:101-103）。大型对话是指一

种结构上的对话，亦即小说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主

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潜在的对话。它往往

涉及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这种多声部的对话，

是理解复调小说理论的关键。对话表现在宏观的框

架结构上即为大型对话；对话渗透进文本言语时即

为微型对话。 
微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体现在人物为各种

错综复杂的思想所影响，内心中进行着相互渗透、

呼应、交锋的双声语对话。女主人公安娜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她的身份是作家、共产党员、母亲、情

人、自由女性，这本身就是个多声部的对话。《金色

笔记》的开头,安娜就开始了她的独白：一切都开始

崩溃了。这一独白暗示着安娜内心的自我在各种身

份冲突中处于崩溃的边缘。作为作家，她发现她的

成名作《战争边缘》非但不能反映真相, 甚至反而扭

曲真相, 但同时她又不得不依靠《战争边缘》的收入，

这使她对自己的写作充满了蔑视最终造成了她的写

作障碍症；作为共产党员，安娜经历着信仰危机，

但她又迟迟不愿退党，因为她无法忍受和她的政治

理想说再见；作为母亲，安娜自认为即使在她万念

俱灰时，都能够为了女儿，勇敢的撑下去，但另一

位单身母亲摩莉的儿子汤姆的自杀有给了她当头一

棒，因为她一直过着东飘西荡的生活，无法给孩子

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必然对孩子造成伤害；作为

情人，安娜表面上蔑视世俗的道德标准，老于世故，

对传统的女性角色不屑一顾，但她一但爱上迈克尔，

又表现出一个恋爱中女人的天真与单纯,甚至委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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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来留住情人的心，表现得比传统女性更为弱势；

作为自由女性，安娜自认为在经济上、精神上、身

体上都非常独立,她已经实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理想，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她五年全身心的

付出却连一个分手的理由都未得到，而此时她已对

情人极度依赖，自由没有为她带来快乐，反而使她

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安娜的每一种身份就代表了一

种声音。这多重的叙事声音相互独立、共同存在、

相互碰撞。如安娜的情人身份就与她作家和母亲的

身份相冲突。需要注意的是，如同托斯妥耶夫斯基

小说的主人公内心充满了自己与其它人物的双声语

对话，安娜也经常为自己辩护，她上百次的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跟别人一样呢？她笔下的人物爱拉为描

绘自杀这种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主题而羞愧，但她

马上对自己说，我可以写给自己，不用发表啊。此

时，似乎有另一个自我，跳出来跟爱拉交锋、对峙。 
大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体现在小说各部分

之间的结构、主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

位关系上。《金色笔记》以其独特的网状结构而著称。

这部作品由一个《自由女性》的小说和五本笔记组

成，其实是用两种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自由女性》

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但被作者分割成

I,II,III,IV,V 五个部分，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四本

笔记依次插入《自由女性》中。《金色笔记》最后出

现，它被放在《自由女性 V》之前。我们可以把《自

由女性》作经，四本笔记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形成

了一张网，网中各种意识连同它们相关的世界，统

一于整本小说，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从形式上来

看, 传统小说《自由女性》与笔记部分构成文本上的

对话。读者将这两种文本进行比较后必然会发现，

笔记部分真实的认识内容只有在经过削减、甚至篡

改之后才能被传统的形式容纳，因此，传统小说《自

由女性》的表现力显然大大逊色于笔记，这也让读

者不由自主的反思传统的文本究竟掩盖了多少真实

的东西。《金色笔记》结构上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头，

也没有明确的结尾，情节较为简单，这也是与复调

小说理论相吻合的。因为巴赫金认为，小说应着重

描绘意识的形成过程，（巴赫金，1998:129）而不是

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哗众取宠，《金色笔记》正是描写

安娜通过书写将隐匿在内心深处的创伤理性地剖析

和重构，进而获得自身完整性的意识的形成过程。 
大型对话还体现在主人公之间的对位关系上。

《自由女性》主要角色安娜对位于五本笔记本的拥

有者安娜，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

是同一人。《自由女性》中安娜最终被疲惫击垮，不

再写作，笔记中的安娜写作障碍症得到痊愈，写出

了《金色笔记》。《自由女性》人物关系也与五本笔

记本构成对位关系，如安娜/摩莉对应的是爱拉/朱莉

亚，安娜/迈克尔对应着爱拉/保罗等等。摩莉和爱拉

可以被看作安娜分裂出来的不同的自我，不断与安

娜对话。小说的开头，安娜与摩莉作为两个自由女

性交相辉映地出现了，她们的生活几乎相同，她们

自己也认为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我们有理由认为

摩莉是安娜虚构出来的人物。摩莉象征着安娜独立

外向坚强的一面。当安娜要放弃写作时，她性格中

坚强的一面跳出来，通过摩莉告诫自己：“如果你白

白浪费自己工作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莱

辛，2000:6）安娜的情人索尔为她写下了《自由女

性》开头的第一句话，即“安娜与朋友莫莉别后重

逢”并在后面说：“这儿有两个你……”看到这儿，

我们不得不感叹莱辛的匠心独运。这样我们便不难

理解结尾“两个女人互相吻过之后，便分手了”的

寓意，因为一旦安娜完成了分裂后的重组，获得了

自身的完整和独立，摩莉的功能也不复存在，两者

已合二为一。与摩莉相对照的是《黄色笔记》中的

爱拉，爱拉象征着安娜内向，脆弱的一面。她逃避

自我，离群索居，由于被情人抛弃而精神崩溃。安

娜只有借助对爱拉的痛苦的书写来释放出自己一直

压抑的隐秘的情感。安娜审视着爱拉，爱拉向安娜

倾诉着痛苦，《黄色笔记》瓦解了，爱拉最终完成了

职责，安娜也走出了精神危机。《金色笔记》中每一

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一个声音，众多人物故事奏出了

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的复调。 
大型对话在《金色笔记》中同样体现在作者与

主人公之间的对位关系上。巴赫金认为主人公不是

第三者的“他”，也不等同于作者，而是作为对话伙

伴的“你”。主人公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

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安娜、摩

莉、爱拉的观点并不是作者莱辛本人的观点。作者

与人物在同一件事物上，观点并不一致。如摩莉对

前夫理查的评价：理查一旦决定继承家业就变的很

成功。此处，摩莉更多的是不解，而作家表达了一

种相当程度的讽刺。《第三者的影子》中，爱拉被情

人保罗毫无理由的抛弃后，日夜在窗前等待，爱拉

只是觉得自己要是睡了，保罗就不来了，叙述者安

娜觉得爱拉要崩溃了，莱辛则为这些自由女性掬一

把同情之泪。需要说明的是，主人公独立自主，并

不意味着作者失去了掌控人物的能力，而是给人物

更大的自由，从而更好的参与主题的构建。 

二、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 

由于复调小说是由多个独立，平等的意识组成，

每个意识都需要极大的发展空间以得到充分的发

展，而每一种叙述视角都有其优缺点，因此，复调

小说的叙述视角需要不断转化来满足人物意识发展

的要求。同时，这种转化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它始

终围绕着人物与自己和其他人物的双声语对话进

行，它是受作者控制，为表达主题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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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笔记》中主要有两种叙事视角——第三

人称叙述视角写成的《自由女性》和第一人称叙述

视角写成的五本笔记。总体而言，黑、红、蓝、金

色笔记采用是第一人称视角，是“我”——安娜·伍尔

夫对自己的生活从不同角度的记录、讲述和呈现。

叙述者是安娜，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自由女性》

是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女主人公安娜的故事，

读者刚开始很容易认为叙述者是莱辛，但是《金色

笔记》的结尾处索尔为安娜写下了小说的第一句，

读者惊奇的发现，这是《自由女性》的开头，也就

是说，《自由女性》的作者是安娜，《自由女性》的

主人公安娜则是作者安娜虚构出来的，两个安娜不

是同一人。在《黄色笔记》中，安娜还充当第三人

称全知叙述者，以爱拉为主人公创作了小说《第三

者的影子》，在《第三者的影子》中，爱拉也作为叙

述者写了本描写自杀的小说。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

第一人限制性视角在叙事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在

全知视角中，叙述者借用自己无所不知的眼光全方

位地叙述了安娜、摩莉、摩莉的儿子汤姆、摩莉的

前夫查理、以及查理的现在的妻子玛丽恩的相互关

系，较多关注人物的社会生活和外在活动，并尽量

显得客观冷静，为读者理解笔记提供了背景。第一

人称视角方便叙述者表达内心隐秘的情感，将读者

直接带入叙述者内心世界，产生共鸣， 它直接生动、

更真实的反映了人物心灵，具有主观片面等特点。

莱辛用笔记将《自由女性》一分为五，使得两种叙

述视角交替出现，没有将一种叙事视角凌驾于另一

种之上，读者与笔记中的安娜都可以将这两种叙述

视角进行对比，结合，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客观的

评价人物。两种叙事视角都没有提供一个最终的结

局，因而作者，人物，读者可以共同参与来构筑小

说终极意义。莱辛采用这种复杂的多重叙述视角，

使叙述视点不断转换，跳跃，使人物不再是作者意

识的单纯客体，而且也是思想表达的主体，体现了

复调的特征。 
《金色笔记》中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不仅体现

在第一和第三两种叙述角度的采用上，而且还体现

在主人公与叙述者叙事视角叠合和交织之中。如同

前文所说，笔记的作者安娜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

虚构了小说《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叙述者与

主人公的结合，使得小说的叙事从主人公的内心透

视人物，又能保持一定距离旁观，审慎人物的意识。

如《自由女性》的开头，主人公问自己：这被人看

的那么美好的安全感和心理平衡到底是什么东西

呢？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上，凭感情活一天过一

天又有什么错呢？（莱辛，2000:11）这显然也是叙

述者向世界提出的问题。这是叙事视角暗移形成叙

事声音互相叠合的复调。另外，在《黄色笔记》中

主人公爱拉的话语和叙述者安娜的话语常常混杂在

一起。安娜甚至屡次打破叙述者的隐身功能，直接

闯入情节，插入评论：“我见到爱拉在一个空空的大

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她一边沉思一边等待。我，

安娜，见到了爱拉，而她当然就是安娜自己。但问

题就在这儿，她又不是（莱辛，2000:487）。而有时

爱拉又身兼“我”和叙述者。作为安娜的对位人物，

爱拉同安娜一样经历了人格分裂。因为《黄色笔记》

的前三部分采用的是有情节，人物的传统叙事，但

最后一部分并未给出故事的最终结局，而是由很多

有关男女关系的短中篇小说组成的大杂烩。这些片

段式的语言混淆叙述和故事，将爱拉与安娜糅合在

一起，使叙述者能够不露声色地评说主人公的经历。 
《金色笔记》中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视角转换

还表现在作家常常利用人物视角投射作者视角, 借
人物之口传达作家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巴赫金曾指

出：复调小说主人公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

自己的艺术构思，因为，主人公自始至终是由作者

创造出来的，复调小说作者的意识具有高度的积极

性。在蓝色笔记第三部分中，作者让安娜对苏格大

娘说出了如下的话: 实际上我已经登上这个舞台，在

台上我看着人们说———无论他或她，他们是个整

体，因为在这个或那个舞台上他们选择了封闭。通

过封闭和限制自己，人们才保持了心智健全。（莱辛，

2000:499）莱辛暗示了所谓的心智健全的普罗大众，

只是由于他们封闭自己的意识，不敢面对真实的生

活，活在虚伪里。作者通过安娜精神分裂后的康复，

告诉世人，只有承认世界的分裂，才能重拾完整和

统一。与独白型的作家不同，莱辛并不明确得直抒

胸臆，而是尽量将自己的视角隐藏在人物视角的后

面，但读者还是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点滴之语，以

及人物命运的安排，发现作者的态度 

三、结语  

本文根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的理论从叙述声音

的多重性、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揭示《金色笔记》

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莱辛通过对话的方式，给予主

人公和作者平等的地位，开放化的复调叙事使作者，

主人公、读者一起参与意义的构建。尽管两者相隔

数十年之久，巴赫金身处时代的复杂矛盾，颠沛流

离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边缘人心态，对世界共时结构

的观察使得他与莱辛的文学理念存在某种同构关

系。由于一些历史、现实的因素，巴赫金的复调小

说理论和莱辛的《金色笔记》并未在发表之初得到

学界的瞩目，然而正如巴赫金所言：经典作品是长

时间里开放的对话中的永恒物质存在。半个多世纪

以来，他们自由、平等、对话的人文关怀精神依然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找寻生命的完整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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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Kaifeng's propaganda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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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ifeng is a very good propagandist, His propaganda ideology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especial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liberation war period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Kaifeng’s propaganda ideology is established 

and matur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is paper sorts out Kaifeng’s 

propaganda thought forming process, elaborates its propaganda thought in the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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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hktin’s theory “polyphony”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sues concerned by structuralism novelist.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olyphony”.  
This essay mainly analyzes the “multi-dialogism”, including micro dialogue and great dialogue, and multiple 
focalization to show polyphonic features of this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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